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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不顾国际舆论反对，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退出主要国际组织

日本重启商业捕鲸，不止为了经济利益
■本报记者 廖勤

7月 1日上午， 捕鲸船队从山口县下关市
港口启程，开启为期数月的捕捞活动。随着捕
鲸船鱼贯出港，在日本被“禁闭”31年的商业捕
鲸全面开禁。

这一消息引起舆论关注，特别是一些环保
人士，甚至惊呼日本又要制造一个“海豚湾”？既
然已禁止了 30多年，日本为何要取下“封印”，

重操旧业？

“身在曹营心在汉”

重启商业捕鲸始于去年日本惊世骇俗的
“退群”决定。

去年 9月，在巴西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
（IWC）大会上，日本提出重启商业捕鲸提案，

但是遭大会否决。这是日本数次重提放开商业
捕鲸却又数次被拒的其中一次而已，不过或许
是把日本“逼上梁山”、最终抛弃组织的最具决
定性的一次。

日本在 1951年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成为
“会员”。1986年，IWC通过 《全球禁止捕鲸公
约》， 禁止缔约国从事商业捕鲸。 日本在两年
后，即 1988年停止商业捕鲸。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时，支持
捕鲸的国家认为，一旦各国就可持续捕捞配额
达成共识， 这条禁令就能解除。 谁知，30多年
来，这道禁令几乎变成准永久状态。

日本显然“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受到公
约束缚，却一直想突破制约，恢复自由身。它屡
屡以小须鲸等部分鲸鱼种群数量回升、相对充
足为由， 反复向 IWC 提议重启商业捕鲸。同
时，日本还极力推进委员会就可持续捕捞配额
达成协议。但是遭到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成员反对，始终未果。

在日本看来，IWC须承担保护和利用鲸鱼
资源的“双重职责”，但 IWC 部分成员仅关注
鲸鱼保护，却拒绝准许合理利用这类资源。

于是，安倍政府在去年 12月 26日不再拖
延，果断宣布“退群”。成员资格会在半年之后，

也就是今年 6月 30日终止。而商业捕鲸活动也
在次日即 7月 1日（昨日）正式恢复。

共同社称， 这是日本自 1945年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退出的第一个主要国际组织。

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之所以会 “离经叛
道”，可能是意识到在 IWC框架内寻求重启商
业捕鲸的希望已经渺茫。因为若想重启商业捕
鲸活动，须获得 IWC四分之三成员的认可。但
是，目前在 IWC 89 个成员中，半数以上持反
对态度。考虑到批准门槛很高，所以日本决定
以“退群”来摆脱制约。

自民党的加分项？

只是日本为什么那么迫切渴望恢复商业
化捕鲸？不惜“自毁形象”也要孤注一掷？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盛给出一条很
实惠的理由。他说，食用鲸肉是日本的传统饮
食文化，希望重启商业捕鲸能够带动地方经济
复苏。

在专家看来，日本重启商业捕鲸背后不限
于此，包含多重考量：经济与政治利益、文化因
素乃至国家战略。

日本是高度依赖渔业资源的国家，捕鲸活
动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市场。 仅太平洋沿岸地
区，日本就有捕鲸船 1000艘，捕鲸业还关联大
约 １０万日本人的生计。若放开商业捕鲸，会给
日本渔业等相关行业发展带来利好。“如果鲸
鱼肉能更容易获得，价格就会下降，大众消费
也会增加。” 一名鲸鱼肉加工者说。 据日媒报
道，鲸鱼肉预定于今年 8月底前后上市。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认
为，在国民经济层面，日本重启商业捕鲸可能还
想实现两个目的。 一是日本国内粮食自给率很
低，未来若能把鲸鱼肉搬上餐桌，多少能填补食
物供需的缺口。日本《每日新闻》称，二战之后，

鲸鱼肉曾帮日本人熬过缺粮时代。 据农林水产
省统计，日本 1962年度鲸肉消费量达 23万吨。

二是通过商业化捕鲸推动农林水产品的
出口战略。“鲸鱼肉可以作为未来日本高级食
材出口的主要抓手，并以此扩大日本的农林水
产品对外出口。”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上海
交大日本研究中心顾问王少普还补充道，鲸鱼
生存需要捕食大量其他鱼类， 比如蓝鳍金枪
鱼、秋刀鱼和乌贼等。一头巨鲸一天消耗近两
吨食物，再加上鲸鱼成群活动，不利于海洋渔
业资源发展。

经济好坏自然与政客的选票和仕途深度
捆绑。日本媒体称，来自传统捕鲸地区的自民
党议员等要求“退群”恢复商捕的呼声高涨，这
也构成了安倍政府作出决断的背景。

众所周知，在日本政治版图中，从事农林渔
业和出身农村的选民是自民党的重要票仓，自
民党自然不会放弃。而且为了选票，自民党一直
在给农民与渔民高额补贴。要知道，日本国会参
议院选举即将在本月举行，在月初“适时”重启
商业捕鲸，对自民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加分项。

“捕鲸情结”驱动？

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外，文化因素或
许也是日本执意恢复商业捕鲸的驱动力之一。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自绳文时代
就有捕鲸文化。“日本将捕鲸和食用鲸鱼视为

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沿海地区的许多社区
从事捕鲸活动已绵延几个世纪。”BBC报道。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日本民众有着很深的
“捕鲸情结”。据 BBC援引的数据，日本此前每
年捕捞约 200至 1200头鲸鱼。

日本政府 2018年调查发现， 大约 7成日
本人支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 还有报道称，

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国际社会反对捕鲸是“日本
受欺负、日本文化不被尊重”的表现。

“尽管受到外界一些非议，但日本确实有
捕鲸和食用鲸鱼肉的传统。”王少普说，日本此
前一直以科研名义，在南极海域及西北太平洋
捕猎鲸鱼， 只是在数量和品种上受到控制。如
今， 日本把原来的科研捕捞转变为商业捕捞，

可以用来销售，在市场上流通。

有评论指出，鲸鱼是沿海渔民的传统食物，

但是摆上日本普通民众的餐桌却是二战之后的
事。上世纪 40年代末到 60年代中期，鲸鱼成为
日本最大的单一肉类来源。但由于 1986年实施
捕鲸禁令，鲸鱼肉价格被推高，从此变成一种奢
侈食品，食客逐渐变少。而在“婴儿潮”时期出生
的日本人，对鲸鱼仍有一定程度的怀旧之情。

战略转变的开端？

开禁商业捕鲸最深层的动因或许还牵连
战略问题。

从日本去年底罕见“退群”可能就显露端
倪。二战后，日本几乎没有脱离国际组织的先
例，“此次罕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对于一贯
重视国际合作的日本来说是一次重大战略转
变。”日本共同社评论道。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子雷指出，日
本怀揣海洋强国之梦，但在实现过程中，日本
一直觉得受到挑战，特别是在涉及海洋权益方
面，比如围礁造岛（日本曾想把冲之鸟礁变成
岛）就受到批评。商业捕鲸涉及海洋动物保护
问题，为了获得捕鲸的权利，一向谨遵国际组
织规则的日本也不惜选择退出 IWC以重启商
捕活动，说明日本不愿再受到约束，透露出日
本对待海洋事务的态度在趋于强硬。至于日本
是否在推动战略转型，值得观察和关注。

陈友骏认为，重启商业捕鲸只是一个战术
动作，背后则隐含一个更为综合、更为庞大的
战略计划。一方面，在涉海问题上，日本希望未
来能在海洋资源的利用开发方面实施大规模
投入，恢复商捕能为以后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
做好铺垫。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就
是海洋国家，它志在成为海洋大国，希望依托
海洋问题入手，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取得引
领和决策地位，而重启商业捕鲸只是个开端。

可能得不偿失
■本报记者 廖勤

带来经济利益、巩固选民基础、传承悠久
文化，甚至发展国家战略，重启商业捕鲸的理
由可能千万条，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恐怕在于，

是否能如愿以偿？有评论认为，退出国际捕鲸
委员会（IWC）、恢复商业捕鲸的代价恐怕会
很沉重，日本很可能得不偿失。

市场需求未必充分
从实利层面说，恢复商业捕鲸后，国内的

需求“胃口”到底有多大？据日本《朝日新闻》

报道， 鲸鱼肉只占日本所有销售肉类的
0.1%。IWC日籍退休委员森下丈二说， 日本
市场上每年鲸鱼肉供应量大约 4000至 5000

吨，“有充分的需求吗？可行性足够吗？”

“过去 30年， 各种各样的食物进入日
本，能吃的东西如此丰富，”日本捕鲸协会会
长山村和夫称，“靠鲸鱼肉赚大钱的时代已
经不复存在。”

其实政府自己都心里没底。“今年收获如
何，捕多少、卖多少，我们拭目以待。”自民党
议员江岛洁说，“我们基本是在跟着感觉走。”

对于重启商业捕鲸，一些餐馆老板也是
喜忧参半。他们认为，重启商业捕鲸应是一
件喜事，但对营业额不敢奢望。

国际形象失分不少
从日本形象来讲，执意退出 IWC、解禁

商业捕鲸也让日本在国际上失分不少。

有评论称，捕鲸是日本的“外交红字”，它
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同时疏远了一些最
亲密的盟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友骏表示， 由于环境和动物保护人士担心
商业捕鲸及食用鲸鱼肉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破
坏， 重启商业捕鲸未来将加剧日本与反捕鲸
力量之间的对立，对日本构建大国形象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启商业捕鲸的同时，

日本也很“自觉”地规定只在领海和专属经济
区捕捞鲸鱼， 还公布了下半年的捕鲸配额
（227 头）。“这一安排反映出日本的某种顾
虑，担心国际社会过激的批评与指责，对其未
来构建政治大国形象形成掣肘。”陈友骏说。

日本媒体担心，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印象
变差后，不仅不利于日本扩大出口，还可能
引发拒买日本食品的运动。“不得不说，日本
将失去很多。”《日本经济新闻》称。

5月 4日，日本以青森县八户港为据点开展所谓的“科研捕鲸”，当天就捕获了 7头鲸鱼。东方 IC


